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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
了诸如“放烧火”“童子会”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风
俗。据钱辉、钱瑞斌著《沙地民俗》一书记载，南
通地区的“沙地人”有一种已经绝迹的习俗“谢火
酒”：“一旦某家发生火灾，救火结束后，户主在露
天摆上桌子，放上供品，上香点烛，户主亲自斟
酒、磕头，感谢火神菩萨。周围看热闹的，也去酒
碗里点一下酒，放在嘴里含一下”。而同样是出
现火灾后，在南通方言区的“南通人”，则有一种
特有的风俗——送火灾饭。

所谓送火灾饭，就是当亲朋或邻人家遭受火
灾后，要赶紧煮饭烧菜或者带上粮、菜和日常杂
物用具送去。有人也会送上一捆草、几块芦席
等，以供灾户使用。

至于这一风俗的由来及形成时间，现已不得
而知。但长期以来，民间对此有个传说：第一个送
去火灾饭的，会因为好人有好报而发财。于是，当
某户遭受火灾后，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会络绎不
绝地，或手挽，或肩挑，也不在乎谁第一个赶到，纷
纷在第一时间送来火灾饭。所以，但凡遭遇火灾
的家庭，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不错的接济，以
致他们暂时不会对生活陷入绝望。所以有人说，
或许是人们出于同情和帮助受灾者而创造出这个
传说，结果就形成了这一良好的风气。

对于火灾，当地还有几条约定俗成的规矩：
一是只要有火情出现，附近的每家每户凡有青壮
年在家的，都必须出人参加救助。据兴仁镇阚家
庵村村民王韵词老人口述，当年有名钱金泉者，
因界址纠纷与邻队某人争吵，临了扔下一句狠
话：“以后你家失火了，我把橑子（南通方言，此处
特指长柄木制的水勺、粪勺）底敲了也不会来！”
结果，后来该户突发火灾，曾经誓言不会前来救
助的钱金泉还是不计前嫌，马上肩挑粪桶和橑
子，飞奔而去。二是凡是赶到火场的人，都必须
带上灭火工具，绝不可以空手。所以，只要到场
的妇女、少年，都会带上铜盆、拎桶之类的盛水用
的家什，参加接力递送河水等体力较轻、危险性
较小的救灾行动。而如果有人在现场袖手旁观，
那是定会受到谴责或呵斥的。与之相仿的是，送
火灾饭也有不成文的“四不”规矩：一是不拒绝。
不论是什么人送什么东西来，受灾者都不应拒
绝。二是不回拿。灾后凡是送到受灾人家去的
东西，是不作兴再拿回来的。传说若拿回家中，
将来就会遭遇同样的不幸。三是不偿还。送来
的生活用品等，即使足够使用或已经恢复正常生
活，所有别人送来的物品都是不可以偿还的。究
其原因，与前一条相同。当然，对这两种说法也
没人去验证，大家一直都很自觉地遵行着。四是
不记账。因为不用偿还，所以就不同于平常人情
往来的“上礼簿”，这是无须记账的。和其他带有
礼尚往来意味的交往不同，送火灾饭时是绝对没
有人希望别人报还的。

笔者曾亲见过家人去送火灾饭的情景：用青
布掬起粮食，用竹篮装上碗筷，再带上几束稻草，
送往刚刚遭遇火灾的一户人家。少年时期曾在
通生活的耄耋老人曹晖对此更是印象深刻：南通
有句俗话叫“烧了裤子要烧裆”，由于火势会蔓
延，邻居都会奋力抢救。记得小时候，位于阚庵
街东老观堂的东邻范家失火，参加救火之后，父
亲曹振华除了用竹篮送去十只碗和十双筷子，还
送了钵头等日用品。

自人类学会用火以来，火灾就伴随左右。笔
者童年时期身处南通农村，满眼所见的民居几乎
都是草屋。本地草屋，以茅草居多，稍富或稍北
一点的人家还有不少扑屋，屋面覆以麦秆或红
草。当年的民居除土墙外，还有穷苦人家以芦障
作隔壁，这使得一般百姓的房屋内外遍布易燃
品。由于劳苦大众大多居住草房，燃料和照明都
采用明火，灰烬又多，诸多诱发因素，常会引发火
情。尤其到了天干物燥的秋冬季节，稍有疏忽，
就会引发火灾事故。查阅民国时期的南通地方
旧报，“祝融光顾”“惨遭焚如”“葬身火海”“火灾
迭现”“某户失慎”等词句频现，可见，火灾是当年
最常见的一种灾害。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南通寻常百姓的住房连续实现了由
草房到砖混到钢混的迭次升级，曾经遍布各处的
草屋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民居火灾随之减
少，这一习俗如今也就几乎不见了。

南通特有的
“送火灾饭”习俗

□羌松延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张謇在领导和推进南通城市
建设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
然生态哲学思想出发，一直奉行“物
尽其用”和“人与自然共生”的原则，
努力谋求城市、乡镇、自然环境的整
体协调发展。他积极关注和着力改
善五山生态环境，推动规定了中国第
一个植树节，主持制订并颁布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森林法》，首创了中国
森林警察队伍，在保护环境方面做了
很多超前和有益的尝试，其“天人合
一”的生态思想以及留下的有用事
业，无时无刻不在启示、激励后人。

张謇对五山的生态定位

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
厂时，就考虑到工业生产会给环境带
来的影响，于是他选择了远离人口集
中的南通城6公里之外的农村——
唐家闸作为厂址。唐家闸开办大生
纱厂的成功，带动了相关的产业兴
起，陆续建立了十多个企业，形成了
一片新兴工业区。为发展交通运输，
1905年，张謇成立了“泽生外港水利
公司”，建成了我国早期公路之一的
港闸公路；1910年建造城闸公路，把
城区与唐家闸工业区相连；1912年，
建造城山公路，把城区与狼山风景区
相连；1913年，建造城港公路，把城
区与天生港港口相连，形成了“一城
三镇、城乡相间”的城市空间布局。

对这样的布局，我国两院院士、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泰斗吴良镛给
出了这样的评价：“张謇在南通兴办
实业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
设。他将工业区选在城西唐闸、港口
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狼山作为花
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
约6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
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

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
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
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

这里讲的狼山，实为五山。在城
南约6公里，由东向西，临江而立，分
别为军山、剑山、狼山、黄泥山、马鞍
山，又称“狼五山”。由于当年老百姓
生活艰难，靠山吃山，砍柴烧火，当时
五山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用“山荒人
穷”来形容。从老照片上看，军山、剑
山上的绿化并不多，植被也很稀疏，
山上几乎见不到什么大树。张謇曾
在日记中写道：“五山惟狼、黄泥稍有
树木，其余三山童然而已。”五山这样
的生态现状，显然与张謇理想中“花
园私宅及风景区”的生态定位相距甚
远，也正因于此，才有张謇在五山的
生态实践。

张謇生态观的具体体现

为改变五山的荒山面貌，张謇在
五山进行了多方面的生态实践，致力
打造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生态系统”，
其生态观具体体现在植树护树、涵养
水源、保护山石、护岸治坍多个方面。

体现在植树护树。张謇充分认
识到树木对美化环境、保持水土、改
良气候的诸多益处。他在《拟兴五山
树艺扩充书院经费议》中提出，“今拟
五山之上，凡石戴土处，责成狼山七
房寺僧，遍植竹、柏、松、杉、榆、槐、
桐、桕。周山之麓，遍植湖桑，约分两
层，可植五万株。”依照“花园私宅及
风景区”的定位，以五山及周边区域
为主、“东林”和“西林”为重点，张謇
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植树造
林活动。据《张謇全集》之《柳西草堂
日记》中记载，张謇为倡导种树，亲自
荷锄持铲率师范农校师生植树，南通
师范学校和农校在五山建有“学校
林”。为推进绿化造林，在张謇的倡
导下，1912年狼山建立了苗圃，供应
树苗；1914 年建立“五山森林事务
所”，开展林业研究工作。

为保护五山森林，1915年 9月
26日，张謇通过《通海新报》发出《禁

止攀折林木启》，明确表示了对破坏树
木行为必须进行惩罚的鲜明态度，同时
设立了“森林警区”，加强对树木的管
理。1914年，军山建造气象台要移走
一棵古银杏树。张謇得知后，在外地专
门写信交代办事人员：“银杏树必不可
去，风机必高于树顶，是留亦无妨
也。”为保存树木将气象台地址向前移
位，由张謇保全下来的这株古银杏树至
今挺立在气象台北侧。

体现在涵养水源。1915年，张謇在
狼山南建场试验植棉，《张謇全集》中记
载，“山北购地辟溪一百六十余丈，使与
他港及山南之渠，输写相属，而划农田于
溪外，昔之日樵牧旦旦践害之所到，有以
限之矣……是溪之辟有利于林甚大，故
名以林溪”。在现在林溪精舍及周边开
辟河道，将狼山的河和其他水系相通，不
仅可以保护树林，也有利于树木长大。
1919年张謇在《东奥山庄记》中讲述道：

“余为师范校林，买地辟河。环山为田，
环田为溪为河，环河为堤，堤上为外路，
皆买而得，皆治而成……于林之卫，于田
之获，于人之休……”为保护师范学校树
林，张謇购买土地、开挖河道，形成“环山
为田，环田为溪为河，环河为堤，堤上为
外路”的生态格局。

体现在保护山石。南通的民居建
筑，有采用石头做墙基的做法，市政建
设用石量也大，张謇于1919年在天生
港创办“大山砂石公司”，利用水路运输
从外地采购石材，供应社会之需，以保
护五山的山石。1926年5月12日，张
謇在《通海新报》上发布《禁止地方采用
五山石启事》：“县南五山，见《名山记》，
可为地方名迹之证。前三四十年，见山
石题字者犹多，愈近愈少，则各处建筑
采买，石户石匠渔利，私卖乱挖之所致
也。”“抑有声明者：军剑二山，民国初
年，由师范备价向部领得。黄马二山，
由农校备价向部领得，有案有照，与从
前无主之山不同。”“国家尚在，似所有
权法律尚可保障。”“此后如再有运出山
石及剑山黄土之车船，立即拘究采匠，
揭布用户姓名法办。”针对当时靠山吃
山、就地取材建房修路的陋习，张謇以

个人的声望公告社会，五山不再是无主
之山，五山之石、之土受法律保护，如果
违反，则追究相关人员并法办。从此，五
山的山石、山土得以保护，山石上的历史
文人石刻也得以保存。

体现在护岸治坍。南通地处长江
边，历史上南通江岸多次发生坍塌。最
近的当属20世纪初，长江主流顶冲南通
段，从天生港至狼山的沿江发生过多起
较大的坍削，马鞍山附近的山港镇大片
农田和村庄坍没于江中。1908年张謇
鉴于南通江岸逐步坍塌、岸线步步后移，
遂拿出私资3000元聘请上海浚浦局派
员来通勘察水势。因政府不能拨款，地
方财政也无力保障，而江岸坍削日甚一
日，南通民间成立了“保坍会”，张謇多方
筹集资金并领导开展保坍工作。1914
年6月张謇在南通邀请中国海河总工程
师贝龙猛以及美、英、荷兰等国水利专家
共商南通沿江保坍方案。1916年张謇
以“保坍会”的名义聘请荷兰水利工程师
亨利克·特来克来南通指导水利设施建
设。特来克规划设计了12条楗(即丁字
坝)，实际建成了10条。后来在宋希尚
主持下，一共修筑了18座。其间“南通
保坍会”修筑江堤9公里，在险要地段抛
石护滩、种植芦苇，减轻江潮对堤岸的冲
刷。自保坍工程实施以后，南通沿江一
带岸线逐渐趋于稳定。此外，张謇任农
商总长期间，十分担忧当时自然环境恶
化的状况。为防止泥沙流失，在他的主
张下，首创编栽三江上游保安林，成立了
黄河、长江、珠江保安林编栽局，负责原
有森林的保护，并购种育苗，植树造林。
在南通，为保护江滩，张謇还在江岸倡导
种植桃树桑树，建起了防护林。虽然现
在看不到多少桃树桑树了，但这一带历
史上有个“桃园村”，可以佐证这个说法。

近百年来，张謇的生态观得以继承，
五山的定位得以延续和扩展。特别是近
年来南通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五山及沿
江生态修复。五山地区生态环境实现历
史性“蝶变”，形成山体、林地、自然保留
地、湿地、水体多层次互生的生态体系，
成为南通首家“国家级森林公园”。

张謇在五山的生态实践
□王辉元

海安境内以“墩”命名的地名很
多。如“青墩”“界墩（界牌墩）”“二十里
墩”“二十五里墩”“三十里墩”等。

这些“墩”，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层意
思。一是原始先民遗址的代名词；二是
代表分界线（即“界牌墩”）；三是代表

“里程碑”。
海安南莫镇（原沙岗乡）境内有青

墩村，青墩村有青墩遗址。1976-1978
年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三次对青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文物有
石器、骨器、什器、陶器等计 1000 余

件。经测定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文
化属性表现为良渚、淞泽、青莲岗文
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载，周、秦、汉
时苏北海岸线都在今串场河一带，西汉
时海陵东部已包括今海安。青墩遗址
中众多遗物表明5000多年前，海安一
线已经成陆，而且成为人类聚居活动的
地方。青墩古人的住房建筑系“干栏
式”建筑。

界墩（界牌墩）位于海安城东镇立
发桥西北，紧挨老通扬河北岸。民国以
前，这一线是如皋县与泰县的交界处。
如皋县与泰县以此“墩”为界，在此立界
牌，故名界牌墩。抗战前，界牌墩以东
为如皋县十四区，区公所驻立发桥小集
镇；以西为泰县第八区，区公所驻海安

镇。界牌墩西南方向，还有界河、界河桥、
界河闸等老地名，均为如皋县与泰县的交
界处。

立发桥东南方向通扬运河与栟茶运
河交叉处的东南岸（位于今海安城东镇农
林村15组西北角）有老地名三十里墩；三
十里墩向南沿通扬运河五华里“银杏树”
河西（位于今海安城东镇南阳村13组）有
老地名二十五里墩；二十五里墩向南沿通
扬运河五华里有老地名二十里墩（位于今
海安城东镇民桥村15组，此处原来还有
一座小集镇叫孙公铺，抗战初期为日军所
毁）。这三十里墩、二十五里墩、二十里墩
均指此处到如皋县城的距离。这些“墩”
均为“土墩”，这土墩实际上就是“里程
碑”。旧时从中心城镇向四边的交通要道

有“五里一墩”的说法（古人诗词中也有这
样的描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也
许每隔五里就有一个“土墩”之类的标志），
故从如皋县城向北沿通扬运河沿线有五里
墩、十里墩、十五里墩、二十里墩、二十五里
墩、三十里墩。今二十里墩、二十五里墩、
三十里墩在海安城东镇境内。二十里墩于
1947年平整时消失。二十五里墩于1959
年挑河时消失。三十里墩原来是一个高大
的土墩，1956年秋，海安疏浚栟茶运河时，
将土墩的土挖掉部分；1969年第二次拓宽
栟茶运河时，将土墩根基全部挖除。据年
长者回忆，当时有人提议保留此“墩”以作
历史传承的标志，但因为处在那个特殊的
年代未能如愿。后来在此通扬运河上建一
水泥桥，叫“三十里墩桥”。

海安境内的“墩”
□程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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